
荒城孤寂，塌墟苦愤遍地
女儿郎，壮志凌云
踩云踏日，登高城，接召唤
别亲人，泪落青衣

披金带甲，红枪缨缨
掠背而骑，双眸不移
扬鞭而起，马鸣嘶嘶
声如钟洪，离愁已失陌踪迹

蹄音哒哒，似万里长吟吟
征路坎坷，眷众乡欢语
梦醉驻营，忽见熟影
不归之路，祈天下苍生安宁

离歌
佳桐（南京陆军某学院）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凉山彝
族自治州下辖的盐源县，在盐源县民
族中学当老师。

初为人师，我很兴奋，也很紧张，
教学的各个环节都认认真真，不敢有
半点马虎。可一个月下来，月考的时
候，我教的学科成绩却不是很理想。
看到这样的成绩，我一屁股瘫坐在办
公桌前，眼泪不停地流。我的失态被
一位慈祥的老教师看见了，他立即坐
到我的跟前来，用他从教的亲身经历
为我指点迷津。他说，我们的教学宜
慢不宜快，要慢中求快，低中求高，一
步一个脚印，逐渐向大纲靠拢。他还
建议我抽时间去家访，说这样做还可
以加深师生之间的感情，对教学工作
和班主任工作都大有好处。

受了老教师的启发，我立即转变
思路，改变方法，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迅速提高，课堂气氛也越来越活跃
了。班会课上，当我把家访的事说与
学生的时候，学生们非常热情，争着
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也就是那一周
的星期六，上完下午最后一节课，我
跟凤和英去了白乌乡。凤是纳西族，
英是蒙古族，她俩同村，离街不远。白
乌乡虽然也在山区，但与县城只有三
十多公里的距离，而且还通班车，头
天去第二天就能回来，误不了什么
事。到了白乌，太阳早已落山。出了小
镇，我们沿小路继续朝前，又走了半
个多小时，看见山坡下的低洼地带，
有一片错落的木板房，凤指了指说：
老师，到了。

推开院门，看见一群人正在院坝
里跳锅庄，领头的是一个少年，他横
着笛子边吹边跳，其余的人踩着笛子
吹出的节奏跟在后面。队伍里有男有
女，有老有少。

饭后我和众人在火塘边闲聊，英
突然推门进来，说他的父亲回来了，
叫我这时候就去她家坐一坐。凤的父
亲拿来一只电筒，对凤说，你跟老师
搭个伴，帮老师看好路。

英的父亲把我迎到火塘边坐下，
几杯酒下肚，就显出十足的醉态来。
他一会说要给我唱歌，一会又说要给
我跳舞，偏偏倒倒的却什么也弄不
成，刚要起身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英的母亲走过来，笑着端起酒杯
向我敬酒，同时告诉我，英的父亲平
时一点酒都不喝，今天是老师你来
了，他稀罕你，一高兴就喝成这个样
子。

正如英的父亲劝我喝酒时说的
那样，喝了酒的确好睡，第二天醒来
的时候，已是晨曦初现。但凤和他的
父母都已经起来了，他们正忙着为我
准备洗漱的热水和早饭。睡不成了，
我只好硬撑着，可撑到早饭过后就再
也撑不住了，一静下来上下眼皮就要
打架。

我径直来到屋后果园深处，有齐
腰的野草，虽已泛黄，但还没有完全
干枯，摸上去依然有些柔软。我像在
高粱地里来回地踩，踩出一个深深的
草窝，倒进去就呼呼大睡，直到吃中
午饭的时候，凤进来叫了好半天才把
我叫醒。

蓝天白云下，金色阳光四溢朗
照，我放弃了一切世俗和音浪，进入
了甜蜜的梦乡，这是我一生中睡得最
美的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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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总喜欢在这样的夜里
被一双深目凝视
你在暗处
在星空
在树林褪尽了光色的暗影里

万物陷入梦境
唯我独醒着
失眠
惊讶于星团宇宙
头顶之上的细微转动

流星一次次
绕过浮游的天际线
又一次次
被抛向空洞黑暗的极处

我是中途折回的那只
绕过地球的蝴蝶吗
枕着一只巨盘
屏息聆听
秒针滴答
风摇曳点点恒星

这一年的深渊啊
我心怀忐忑的默许
祈祷近了
浮游的夜
托举我
空如星团

之二

忽然
像有了某种奇怪的幻觉
一条关在铁皮水箱里的鱼
狭小的深夜
昏暗的潜流中
左突右撞

喘息
与周遭虚无的淤泥
一次次抗衡
独自煎熬的火山灰
隐忍的胃壁
水草般丝滑

空空如囊的腹部
早年的爱
静若浮萍
偎依着夜
像一只白鸟把颈项藏进黎明

下一秒 有些怅然
夕照中的情人海
请容我继续等待

之三

胃里着火了
鸟们纷纷四散
惊恐的中年
枯苇杆
嘶哑欲折

从天而降的网绳
暗自发力
寻捕这沉重的余生

深夜的废墟里
天穹如网 如磐石
如一个不请自来的坏消息

空无一人的夜
一些白色药片
在暗处
和一些鸟鸣一起凋敝

四周的灯光
突然凝固起来
不知所措的心
慢慢释怀

之四

星空皎洁
只有在深夜沉默的人
才听得见一枚果实中的浩瀚

与时间和解吧
对我仰望的星空说不
大片森林
小道上无人独行

我把脚下的路叫做归途
如果时光倒流
我愿意把最动人的少女时代
交给漂泊

没有方向也无家可归
我是大地的宠儿
时间的浮萍
却给每一个走过的地方
起一个温暖的名字
然后
雾一般地消散

江岸的每一颗鹅卵石
都有着和我一样光洁的前额
和沧桑

我的身体里
藏着一只高亢而歌的蝉
悲喜参半
双翼振鸣时
我在梦中复活

之五

一次次从湖面捞出
从天而降的金子
两棵情人树
并肩站立
把枝桠伸进云里

大湖冥想
一支金笔在湖面写字
不。那是在誉抄美文

像写在我眼睛和掌心里那样
霞光烘烤着纸页
七色七彩七幻
风把它们和铃声吹得悠远

一朵凋零的格桑花
站在路边
挺直瘦小的身子
就为了这一刻
与翻越万水千山而来的我
相逢与相遇

接到学校举行“成人礼”的通知
就知道你真的长大了
想送个礼物给你
鲜花、手机、iPad、手表、排场
你都有过了
还是写几个字给你
如果能成诗最好
这是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有过的梦想

十八男儿竞芳华，
浩浩秋山任尔看
长大也不等于锦色幸福似流年
以后你会慢慢知道
但长大确实要去远方

我们一家三口就像缸里的三条鱼
这些年，你是含泪的那条
尽管你的泪从没有流过

我是不能溢出，
但又不能干涸缸里的水
一生都在等……如果你的眼泪来了
怎能接住怎能溶了
你的爸爸是很胖的鱼，也有大志
总希望司马光砸缸
然后我们各自都去远方

当远方来临的时候
选了一个吊坠送你
想记住这一天以前的日子
上下学的路上，看得见你，是担心，
看不到你，更担心
大考小考对彼此来说都是检验，
但都不能说。
今天西装、领带、皮鞋
十八岁 成人礼成
张为之 一个帅帅的你

杨代军是从我的故乡成都金堂沱江岸边
走出来的军旅和地方作家，也是近几年回乡
才认识的战友。虽然他比我当兵晚、年龄也小
得多，却很有文学成就，还是金堂首位中国作
协会员。尽管只是从微信上看到过几篇他的
短文，但其中表现出的守正、质朴、干练的创
作风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去年底从微
信中得知他的新书《边缘人密码》已由“线装
书局”出版，我当即表示祝贺并期盼早日拜
读。前不久他打电话说要送我一本，因在外地
未能如愿。当时心里就在嘀咕，把书名定为
“边缘人密码”，这倒颇为别致。但究竟什么是
边缘人？他们的密码又是什么呢？近日回到金
堂，带着这一问题欣然拜读了他面赠的新作，
对“边缘人”及其“密码”有了肤浅认识。

人群分为中心人和边缘人两类。人们常
说的边缘人，主要是指处于两个群体的边缘
之人，如从乡村到城市或从城市到乡村等。该
小说中的边缘人既有以上因素，更多的是指
一般的平凡之人。他们的生存密码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就是开篇中主人公与高洋通信时互
相勉励的“起、值、平”三个字。“起”由“走”和
“己”组成。他俩认为：“平凡之人，靠自己走
路，才能起来。”也就是说，对于边缘人来说，

人生的道路只有靠自己去走，自信、自立、自
强，才能站起来、走起来。“值”，由“人”与“直”
构成，他们在信中明确指出：“一个人正直，他
们做的一切才值得”。在他们看来，正直就要
公正无私、刚直坦率，遵循高尚的道德标准，
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良知，能够不为外界的压
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准则，坚持自己的本心
和正道；在任何处境下都能保持言行一致，诚
实守信。“平”，就是其信中所说的“一切平安
才是福，平平常常、平平淡淡过人生”。这其实
就是一般老百姓所追求的基本生存状态。
“起、值、平”三个字，既道出了边缘人生

存的人生密码、价值取向，也自然成为小说的
主题思想。纵观整部五个篇章中塑造或记述
的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强、正直、平常的真实
存在。不管在哪个时期，也不论是在城市或乡
村，在家庭或社会，也不论是做人或做事，或
处理亲情、友情、爱情关系，更不论所面临着
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处境，都始终在依
靠自己的努力，坚守自立自强的生存途径和
正直率真的道德品质，始终保持平常平淡的
良好心态。如小说主人公的“我”，从小深受杨
家沟父母、叔叔和祖辈们自立、自强、正直、平
凡等传统家风的影响，长大后避开父辈而自

己当兵，到东北部队后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从连队士兵到军区机关干部，不断获得众多
有影响的文学创作奖项；转业后不求亲友帮
忙而自己找工作，支持妻子自己创业，教育引
导弟弟和儿子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等。妻
子阿春的自强与贤淑，同学阿君靠自己的努
力从基层走上领导岗位，卖大饼的小姑娘拒
绝主人公帮忙而自己挣钱奉养生病的母亲、
供弟妹上学；主人公的二爸、幺爸都靠自己的
努力曾经在部队当干部，转业到地方后，正直
不阿，不争不怨，默默工作；杨家沟的“坚守
人”在东北部队时一个人在深山老林的哨所
坚守七年仍只是个列兵而无怨无悔等。

小说中，叙述的基本都是日常生活中人
们司空见惯的小事，而且不少故事情节互不
相连，独立成篇或成章。但作者通过边缘人的
密码，通过多种表现方式，将不同身份、不同
境遇、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紧紧连在了一起，呈
现出一幅同缘共济、真善齐美的众生相。他们
虽然只是一批“边缘人”，但从他们身上却感
受到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传统美
德和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力量，同时也反映
出作者守正创新、不断探索的创作形式，以及
立足基层写基层，传播正能量的创作思想。

一个周末，我和爸妈、儿子聚餐结束，回家
路上，望着公路两旁迎风摇曳的草丛，儿子突然
说：“爸，你还记得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次
我们去三圣乡那边，你在路边的草丛里逮了一
只好大的蚂蚱，背上还背了一只小的。”儿子边
说边比划，在他的记忆里，这只大蚂蚱有半支筷
子那么长。

没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事，儿子还记得这么
清楚。我也想起来了，当时的三圣乡，树木多，植
被茂盛，一到夏天，蝶舞、蝉鸣、鸟翔、昆虫跳，别
有一番风光。那个时候，儿子住在郊区沙河铺爷
爷奶奶家，正上幼儿园。每个周末，除了特殊情
况，我都会从城里坐公交车回去看儿子。

家住郊区也有好处，空气清新，蓝天白云，
田野广袤，到处生机盎然，最适合小孩玩耍。我
一直觉得，大自然才是儿童成长的摇篮，“粗养”
一点对身心有好处，尤其是男孩。所以，我周末
回家，两天的时间，都会和爸妈一起，带儿子去
附近的狮子山、三圣乡等地方玩。看着儿子在山
坡、田野里追蝴蝶、捉昆虫、采野花，红扑扑的脸
上满是喜悦，我心里也挺高兴。在玩的同时，我
们也会给他讲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比如飞禽昆
虫的名称、习性，植物的来历和用处等，寓教于
乐，儿子听得很有兴趣，也记住了这些鲜活的
“标本”。

和许多家长的体会一样，和儿女童年相处
的时光，是人生不可复制的快乐！

一年又一年，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都没离开过成都，自然而然，也没离
开过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儿子基本上住在爷爷
奶奶家。我平常要上班，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回去
相聚。现在交通是越来越发达了，尤其是坐地铁
很快捷方便。每周与爸妈和儿子的见面，成了我
雷打不动的“约定”。若有时候因其他原因缺席
一次，我心里总会有几分失落。

而每次一回到爸妈居住的小区，走在曲径
通幽的步道上，置身茂密的植物中，嗅着花朵的
芳香，听见鸟儿的啁啾，特别是看见爸妈在阳台
上种植的花草，我特别地心平气和，所有的烦恼
都抛在脑后，心里满满是一种幸福感！

当老妈听说我和文友们经常聚会要喝酒吃
饭，一瓶酒就要好几百元时，老妈的表情便复杂
起来，有点不甘地说：“馆子里的东西又贵分量
又少，你们还是少去吃！我不信喝了什么好酒就
要成仙。你看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饭，既划算又卫
生。”我知道老妈退休多年，现在很少外出，不清
楚外面的人情世故，但我非常理解她的良苦用
心。按理说，她和老爸都是中专学校的退休教
师，退休费也够用了，之所以精打细算，处处节
约，一是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更主要的是为了帮
助孙辈。

老妈的龙门阵虽然有时候显得琐碎而啰
唆，但我仍很耐心地听，天天辛苦忙家务的她需
要有人理解与认同，站在她的立场，所说的都是
真心话！反过来，作为父亲的我，对儿子同样如
此。我也会把为人处世、生活知识传授给他。是
啊，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会体会和理解爸妈的
一片苦心！

这个春天，老妈重感冒住院半个月，老爸每
天陪护照顾，晚上，就挤在窄小的病床上，却不
言苦。都是耄耋之年了，过了大半辈子，有恩爱，
也有争吵，但关键时刻，还是彰显了相濡以沫！
老爸生病住院的时候，老妈同样不辞辛劳，来回
奔波，尽自己的责任！

虽然周聚暂时中断，但在病房里，我庆幸我
们仍然是团圆的一家人，父母仍然在我身边！我
知道人生的单程列车不会停下，沿途的站点也
会越来越少，与父母相聚的日子倍加珍贵！也如
我与儿子，年龄只会越来越大，相聚也会日渐减
少。但我们无法与自然规律抗衡，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星球，无垠的宇宙，每一刻都在变化，在
生与灭，灭与生中轮回！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
珍惜和亲人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点点滴滴！

忽然（组诗）

雨馨（中国北京）

致儿子的成人礼
余力（四川成都）

周聚，我们在一起
何一东（四川成都）

“起、值、平”中度人生
———读杨代军小说《边缘人密码》

李泽光（陕西西安）

春到江南 杨毅摄

家访
贾兮（四川凉山）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这是宋代诗人叶绍翁《游园不值》
中的诗句。为什么他说游园不值呢？今
天，我倒要去教室外看看春天，找一找
答案。

我们学校的操场入口，在尽头的
那棵腊梅树下，我像往常一样路过，突
然我惊喜地发现腊梅树的“小花雨伞”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像绿色
棉花糖般的新叶子露出了脑袋。

沿着走廊，继续向前走去，发现了
一棵白梅花，这棵梅花好白啊！白得就
像那纯洁美丽的少女，在风中轻轻地

摇曳着。一片片绿色的叶子与雪白的
梅花交错在一起，仿佛让我看到了她
的笑脸。

这时，一棵茶花树引起了我的注
意。走近一看，一朵朵娇艳的茶花如同
一位位热情的女孩在和我们打招呼，
一阵微风吹过，一股清香飘了过来，让
人沉醉。

虽然，我没有走完校园的每一个
角落，也只看了几处花树，但我终于明
白了为什么叶绍翁说“游园不值”了，
因为春天太美了！

（指导教师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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